
绪 论

一、选题缘由及意义

（一）选题缘由

南流江的航运发展与汉代合浦港和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段关系密切，相辅相成，在

广西的航运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南流江位于亚热带及热带地区，降水量丰富，

汛期较长，具有优良的航运条件。南流江干流在玉林市区内长 66.7 千米，在博白县境

内长 95 千米，在合浦县境内长约 100 千米，流贯了玉林盆地、博白盆地和南流江三角

洲，沿岸地势平坦、物产丰富，适宜发展农业和工商业。沿南流江南下可由合浦出海，

北上可陆行至桂门关，再沿北流江（又称北流河、绣江）进入西江、桂江，最后经灵

渠沿湘江进入长江流域，形成了沟通海外与中原的黄金水道。

自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，南流江流域的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等逐渐发展

起来。合浦位于南流江出海口，地理环境优越，在汉代以海外贸易闻名于世；大浪古

城及草鞋村等早期遗址的发现，为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流江航运发展的研究提

供了考古证据；汉墓出土的琉璃、玛瑙、水晶、琥珀、海蓝宝石等具有异域特色的器

物与《汉书·地理志》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描述相互印证；汉代合浦采珠业兴盛，

有“珠还合浦”的典故，说明当时合浦南珠因细腻凝重、浑圆剔透而成为朝贡物品及

贸易的重要商品。另外，汉代郁林生产的葛布也作为贡品进贡朝廷，京城“榜人皆着

郁林布”，说明汉代郁林郡的纺织业发展迅速。

魏晋以来，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历代统治者积极开拓海上贸易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关于高僧与商人由合浦港出发沿海路西行求法的记载，以

及博白宴石山佛教造像的发现，说明在唐代南流江就已成为南北文化传输的纽带。宋

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，在廉州设了具有市舶职责的沿海巡检司。冯先铭先生认为，宋

代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和江西等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瓷器外销有直接

关系
[1]
，郑超雄先生也认为宋代广西大量瓷窑的出现与对外贸易有关

[2]
。南流江沿岸发

现了英罗窑群、晚姑娘窑、古城窑、新村青瓷器窑等窑场，这些沿江沿海窑场的瓷器

应是为了海外贸易而烧制的，说明南流江在宋代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航道之一。随

着内河航运的繁荣和廉州盐业的兴起，南流江中上游的浦北、玉林、博白、陆川、兴

业得到了发展，一时间南流江沿江地区有着“商舟辐辏”“舸舰迷津”之盛。元代廉州

作为军事港口，对东南亚的缅甸、越南、占婆、爪哇用兵，元至元二十四年(1287 年)，

元世祖将廉州的沿海巡检司改为市舶提举司，主要负责管理港口事务、迎接使者商船、

对进出口货物征税等。

明初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，合浦的永安古城与白龙珍珠城盛产珍珠，所产珍珠不



但作为贡品纳入朝贡，也为波斯人及东南亚商人所青睐。考古资料也证明了当地确有

珍珠城遗址，可见当时采珠之盛。合浦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代的上窑、中窑、下窑、

东窑、西窑及黄丽窝缸瓦窑外，始烧于明代的窑口有岭底缸瓦窑、沙田大窑、北窑及

豹狸缸瓦窑。合浦靠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，而且生产品质较高的南珠，此时的

陶瓷和珍珠的海外贸易仍在继续。明代中期统治者并不鼓励海外贸易，甚至一度实行

海禁政策，导致此时合浦等地的对外贸易停滞不前。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 年），

清政府宣布废除“禁海”令，合浦港与广东沿海各港口才有不定期贸易来往，与东南

亚各国贸易亦恢复。明清时期玉林成为广西食盐的最大运销点，由廉州产出的食盐通

过南流江运往广西内陆，广西内陆产出的大米由南流江运往北海等地，广东的商业会

馆遍布合浦、博白、玉林等地，南流江成为两广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。

（二）选题意义

2017 年 4 月 19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参观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

品展览，询问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、文化交流有关情况，说这里有着深厚的

文化底蕴。在新时代，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经济走廊，将给中国和东南亚等沿

线国家及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。那么，南流江航运的

发展与沿岸港口的形成有什么联系？南流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繁荣又存在怎样

的关系？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，因此，研究南流江航运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

系是很有必要的。

1．学术研究意义

前人对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问题上。

本书将深化对南流江航运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，从考古学的视角人手，对

南流江及其流域出土的文物进行梳理和分析，从而深化对南流江航运发展与海上丝绸

之路的认识。同时以南流江及其流域内交通要道为线索，结合历史文献，通过分析古

代及近现代南流江经济带沿线主要郡县的经济发展状况，了解南流江沿岸区域经济的

发展状况，并弥补广西古代交通史、港口史研究的不足。

2．现实意义

2015 年 3 月 28 日，中国政府发布了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

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。2017 年 4 月 19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参观

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，肯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出的特色。自古以来合

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节点，与南流江航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北部

湾全面开发的大背景下，通过考古学的视野对南流江及其流域发现的文物和遗迹进行

整理和研究，结合文物与历史文献复原古代南流江航运的发展状况，了解其对海上丝



绸之路的促进作用，进而为北部湾大开发及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共建提供借鉴

和参考。

二、相关研究动态

（一）对南流江航运的研究

南流江的航运研究可追溯至民国时期，徐松石在《粤江流域人民史》
[3]
中概括了东

汉至宋代南流江的航运发展，重点描述了南流江对合浦和容州之间交通的重要作用。

此后，《北海港史》
[4]
运用大量的史料论述了北海港口历代的开发，涵盖了北海各港口

的管理制度、航运、贸易等内容。一些史志类的著作也涉及南流江的航运发展，如《北

海交通志》
[5]
论述了北海各港口的自然地貌、地质环境，重点叙述了北海的海运、公路

运输及航空运输，简略介绍了历史时期北海的航运及管理制度。《广西航运史》编审委

员会编的《广西航运史》
[6]
，论述了秦汉时期至近代南流江航运的发展及合浦港的变迁。

杨聪在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》
[7]
第二章《广西交通运输》中概述了两汉时

期对广西水路的经营促进了合浦港口的发展。钟文典主编的《广西通史》
[8]
介绍了广西

历史时期的航运交通情况，其中对南流江航运发展有所涉及。陈延国主编的《奔腾的

南流江》
[9]
从大文化、大视野、大经济三个角度考察了南流江从古至今的魅力和风韵，

但此书着眼于散文，史学性研究不强。

廖国一、曾作健的《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》
[10]

论述了南流江航运与合浦港

的形成、发展和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。此外，韩光辉、张宝秀的《广西南流江与北流

江的联水陆运和郁林州城市的兴起》
[11]

一文论述了南流江和北流江之间的联水陆运的

繁荣发展及郁林州城的兴起。沈桂才的《广西古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（上）》
[12]

列举了

灵渠、相思埭、平陆古运河等运河体系，重点描述了桂门关（又称“鬼门关”）对南流

江沟通中原及南洋商贸物流所起的作用。

（二）对南流江入海口——合浦港的研究

1．国内研究现状

合浦港在汉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。20 世纪

80 年代至 90 年代，《北海文史》零散地收集了有关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

的研究成果。2000 年以后，合浦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。2004 年，中

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精选 30 余篇论文合编成《合浦与海

上丝绸之路》
[13]

，介绍了合浦港的历史变迁，提供了合浦港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

发港的重要证据。此后，廖国一、韩湖初、熊昭明等专家学者相继发表论文，从不同

角度论述了合浦港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。廖国一的《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



路研究述略》
[14]

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及历史学研究，肯定

了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。

随着合浦汉墓的发掘和大量考古实物的出现，合浦与海外交通的情况逐渐清晰。

2011 年，熊昭明、李青会的《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》
[15]

运用科学

手段对广西汉代玻璃器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和分析，追溯广西汉代玻璃器的源流，探

讨汉代广西地区与中原及海外地区在经济、文化和技术方面的交流。

2015 年，建设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构想的提出，使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

了很大的现实意义，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。韩湖初的《合浦汉墓群见证汉代“海丝”

的繁荣》
[16]

通过对汉墓出土的黄金、玻璃器、玛瑙、胡人俑等文物的描述，论证了合

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。2016 年 11 月 23 日玉林市海上丝绸之路专家研讨会在玉

林召开，并整理出《玉林市海上丝绸之路专家研讨会论文集》
[17]

。该论文集从理论、

遗迹和互动三个方面对玉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，包括南流江、北流江

流域内的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证据，以及古代玉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分析

等内容。熊昭明的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探究》
[18]

从合浦汉墓出土的文

物及汉代城址的发掘，论证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合浦港的位置确认。

2017 年，廖国一、黄启善等著的《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

研究》以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为主体，通过文献材料与考古实物结合分析的方法，肯

定了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。

2019 年 4 月，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出版了一系列合浦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

书籍，为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新颖的观点。其中《广西古代

海上丝绸之路》
[19]

以考古实物为主，结合文献，对古代广西的海路贸易和交流做了整

体的阐述，重点探讨了北部湾地区在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。《文化

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》
[20]

运用多学科交叉、中外文物对比的方法对合浦出土的汉

代文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，认为合浦港在汉王朝与古印度、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和

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《合浦汉墓》
[21]

将 1955 年至 2019 年合浦汉墓的出土文物进行

了收集和整理，分析和讨论了合浦汉墓的形制、分期演变、出土文物及其反映的海外

贸易、汉代城址，为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翔实的材料。《历代文献

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》
[22]

将汉唐时期史志丛书对合浦的记载做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，

为学界了解汉唐时期合浦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。

2．国外研究现状

日本学者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较早，1932 年，藤田丰八在《中国南海古代

交通丛考》
[23]

中对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由日南、徐闻、合浦等港口出发的汉代海上丝



绸之路的航线进行了考证。1985 年，宾夕法尼亚大学刘欣如的博士论文《公元 1-6 世

纪中印之间早期贸易与文化交流》出版，强调了合浦在汉晋至南北朝时期作为“海上

丝绸之路”始发港在中印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，特别指出佛教通过商路传入

中国以后，佛教“七宝”成为当时贸易的重要商品。
[24]

1992 年，美国学者 Robert S.Wicks

在其著作《早期东南亚的货币、市场与贸易》中，讨论了秦汉时期港口城市合浦、徐

闻、番禺等的贸易情况，认为珍珠是当时合浦最重要的贸易产品
[25]

。2006 年，美国北

乔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的 Mark Gilbert 在其研究中称合浦是“中国最古老的海港”，

是“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港口”，并将其列为世界古典时代的五大名港之一
[26]

。2018

年，美国伟谷州立大学的 Craig Benjamin 在其著作 Empires of Ancient Eurasia 中

认为，百越民族在秦代已经与东南亚沿海地区有了联系，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开始扩张

海外贸易，合浦地区出土的大量奢侈品水晶、玛瑙等考古文物，以及通过《伯里浦鲁

斯游记》认识到丝绸来自中国南海港口的文献记载，说明汉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

与处界交往与互动
[27]

。

由上可知，国外学者对于远航帆船及航行线路都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考证，也肯定

了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之一。随着世界各地考古遗址的发现，国际上对于海

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变得更为多样化。

总之，20 世纪以来，国内学者对南流江及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

究逐渐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，对秦汉以来有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文

物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。首先，对于南流江研究的时间集中

于汉代，唐宋时期的研究则较少涉及。其次，研究片面注重了合浦港，没有将合浦与

广西乃至西南腹地进行联系。鉴于此，本书将从南流江航运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

关系出发，运用考古文物及文献资料，对历史时期南流江航运发展状况进行考察，探

讨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及内河航运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，并进一步分析南流江

在港口的形成、发展、衰落中扮演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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